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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达慕"祝祠赞词的审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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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文章】

    那达慕以三项游艺展开，扑入我们眼帘的是雄健人体的搏斗，矫健骏骑的腾飞，箭羽之呼啸凌空，人群激昂情绪之爆发，那紧张激

烈、险奇丛生的场景，构成了一幅幅现实美的生动画面。在这里，如果以艺术家的眼光去再现，无论绘画，摄影、雕塑均可大显身手，

提炼、挖掘出蒙古族传统文化所孕育的精神魂灵。从文学反映现实的角度看，正如以上各节所述，民间歌手和祝颂人却情有独钟，早已

把眼光投入到这生机蓬勃的场景，有着琳琅满目的艺术结晶。他们以自己熟悉的民间传统形式歌唱生活，抒发豪情，把那达慕现实美升

华为一种艺术美而令人陶醉振奋。所以谈到那达幕的审美特征，反映那达慕的民歌、祝词赞词就成为集中代表人民心声的艺术创作了。

特别是祝词赞词，它遵循那达慕仪礼规章，依序展开，环环相扣，对竞技精英，对赛马神骥逐一描绘赞美，既有美好愿望的祝福、也有

对祟高美的赞叹。  

    崇高、悲剧、喜剧(滑稽)，这是美学中论述最为突出的美的现象形态，可是联系这些祝赞诗歌，它在表述那达慕这一现实美的对象

中，何以崇高，是什么特征的崇高，则需要具体予以分析判断，在此结合作品和蒙古族的古老传统试析如下：  

    一、壮阔美 

    一般来说，人以勇力，物以奇伟为崇高美，这是蒙古人从征战时代以来形成的审美价值判断。在这种自然观和社会观的影响下，通

过长期的社会实践，从而培育出了蒙古民族祟尚臂力、英武强悍的性格特征和心理素质。反映这类英雄形象的篇章，史典有翔实记载，

民间文学的描绘更其辉煌。历史向现实延伸，现实承接历史传统而又焕发出崭新的面容。随着时代的推移和社会制度的变换，迈入文明

规范门槛的蒙古族对草原三艺中勇力、奇伟美的崇拜和古代那种朴野美相比，已呈现出一派绚丽多姿的壮阔美风采。如史诗对徒搏(摔

跤)这样描绘："两个小伙儿……从一天远的地方旋转，用羊一般大的石头，击打对方的额部；从半天远的地方旋转，击订对方的胸脯。

像芒牛般顶撞，像公驼般争斗，使用灵巧的绊子，互相撕扯你拽我勾。从手抓到的地方，扯下一把把皮肉；从碰到的地方，撕掉一块块

皮肤。"这是史诗《江格尔》中洪古尔结亲时与对方摔跤对搏时的情景，由于洪古尔无力摔倒对方，有被对方摔死的危险，才由另一大

力士将对方抡起甩向岩石。断成碎块。这种描述，既寄寓着古人对勇力的赞美，也反映首一种血淋淋征服的原始野性美。那达募中的游

艺竞技对抗，也表现了压倒对方的英雄气概，从矛盾对立的转化来说，也含有征服和被征服的因素，但不是肉体的消灭，它是在严格规

范条件下的一种体能技艺的比试，所以只有力之强弱，技之高下的区分。在这场竞技中，谁胜利谁就是英雄，他就是这场竞赛中的崇高

典范。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话来说："崇高的现象乃是其规模远超过与之比较的其他物象的那个物象，崇高的现象乃是其力量远强于与

之比较的其他现象的那个现象。"车氏的理论尽管有其形式主义的片面性，但可以用来作为观察和表现崇高事物的一个方面。比如摔跤

手之所以崇高，在于他力压群雄，能战胜所有对手而立于不败之地。冠军马之所以崇高，就在于它比其他马奔驰神速，首先到达终点。

其他物象亦然，都是指类比中最突出的事物。那达慕祝赞与史诗对英雄的赞美，着眼点一样，都是对英雄人物勇力的赞佩，关键是以什

么样的思想和审美观点来揭未审美对象。社会实践所带来的思想观点的转变，决定着文学内容及其形式的变化，史诗中那些写实方面的

描绘，与时代格格不入，与迈入文明门槛的人们思想相悖，自然被地达慕祝赞作品所抛弃，展示在我们面前的是另一种生机蓬勃的社会

习尚和风流人物群象。这样说，并不等于否认文学形式和继承和延续，史诗中某些描写手法，如气氛的烘托，比喻的运用，仍然民间祝

赞继承下来为刻画新气质的英雄所用，并得到进一步发展。 

    那达慕祝赞之全面翻新创造，其突出特点是对现实美进行开掘，运用广泛的联想以物寄情来烘托赞美那达慕精英的伟大和崇高，其

中也有对现实美的真实描绘，但与史诗之写实相对比，其搏斗景象就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审美观照：“出手紧紧攫取，扔出为之天翻地

坼。从斜刺里抓住紧压，冲过来顺势拽扯；举起来搂腰往后压，从这边兜底拨脚；从脚根使绊子紧拧不舍，单从一面猛踢不让闲着。凭

力和技艺举起抛出，这就是博克的威力震慑。”这里的博克对垒，纯是力量和技艺的精彩表演，全身运转，手足连击，一招一式，迅如

闪电。这些技艺的翻新变化，莫不是熟谙此技的跤场老手的临场发挥，即景创造。他和史诗用石击打，撕扯皮肉的描写相比，文明规范

而又令人眼花缭乱，惊心动魄而又玩味无穷，把不忍卒睹的场面化为一种体能美的显示，使我们为之赏心悦目，获得了一种力量美的享

受，不由得扬眉绽颜，升起一种对生命力之伟大的感叹。这种由作品所引发的精神振奋、豪情倍增的内心感受，就是壮阔美带来的艺术



效果。 

    其次，那达慕祝赞以联想的语言，布满鲜花的隐喻赋予描写对象以灵性，可以说是在前人创造的基础上又向前大大跨进了一步，这

种由联想而产生的寄情现象，在史诗中不乏表现，说：直摔得“宫廷摇摆，尘土飞扬，砂石漫天，山岩动荡。”至于用最凶猛的动物来

比喻摔跤手的威武雄姿，更是史诗常用的手法，影响所及，那达慕的各级摔跤冠军以及马的称号均以凶禽猛兽名冠之。如果对那达慕祝

赞作品逐一审视，几乎凡人们熟悉的凶禽猛兽，如鹰、大鹏、 狮虎、牛、公驼、大象无不成为首席博克和名列前茅的神骥的荣誉称

号。赞词也常用这些飞禽猛兽来比喻精英之威武强健："像大鹏展翅显威仪，像疯象冲击有力气，像芒牛顶扑泰山压，像公驼肩扛奋劲

蹄。"还有以自然物形容庞大有力的："能把罕山挟在腋下的，胸膛宽阔的博克。能把悬崖举起的，力量巨大的博克。"比如弓箭手拉开

神弓，就说："如把大山举过头顶，似将阔野抱在胸前。"甚至为了烘托竞技场面威武壮阔、排山倒海的凌厉气势，大地、苍穹、飞云、

彩虹、高山、湖海等自然景色都进入了创作者的眼底。当箭羽呼啸升空，一时山在摇，海在翻，天从中间掀开，地从中心震颤，云在

飞，彩虹也为之飘移灿烂(见前《弓箭手祝词》)。如此排偶式的象征手法的运用，使眼前的客观世界，突然变得鲜活动荡起来，这富有

情趣的、更理想、更美的景象与骑射之轰轰烈烈，大气磅礴相陪衬，使骑射英雄的妖娆英姿和英雄气概活灵活现，从而使骑射场上呈现

出一派壮阔美的博大景观。  

    二、人格美 

    从蒙古族文学对英雄人物的描写传统来看，突出其勇力和胆气只是英雄形象的一个方面。作为一个完美的英雄人物，无论史诗、叙

事诗、故事都对他们的品格极为关注，总是对英雄们的人性美(善)着力刻画，极尽称颂。这些英雄人物一个个都是光明磊落，扶危济

困，为群众刀山火海敢闯，为友情甘洒一腔热血，他们不是仅凭勇力拼杀的莽汉，而是真善美集于-身的闪光形象。那达慕祝赞对优秀

的博克、骑手、弓箭手的描绘继承这一传统，除了对他们体之雄健、力之强悍、技之精湛予以感佩赞叹外，对他们善良的品性，博大的

情怀也一一赞扬。这些出类拔萃的人物力量完美而又品德崇高，是时代的骄子，也是群众中脱颖而出的力和善相结合的代表人物。他们 

"力量永不衰疲，仪表威武雄奇"，"气概顶天立地，果敢世无匹敌。"他们的"信义人人敬仰，恩惠广被乡里"。他们那"艳如火苗的护身

结，闪耀着满身幸运美德"，一生奋战，"在史传中留下风范品格"。类似赞颂词，在那达慕祝赞作品的字里行间不难寻觅，到处闪光耀

眼。可见在祝颂人的眼里，这些竞技精英一个个凌励强劲，风姿夺人，无论力、技、德都堪称表率，令人敬仰。即使是冠军马的小骑

手，也把他描写得那么活泼可爱，富有灵性，说他"具备坦荡的胸襟，有善良的心性。如明镜般亮澈，像绸缎般柔顺。"这都是对一个人

内在美的揭示和褒奖，所以蒙古族杰出人物一般都是外向的力量型和内在的正义刚直相结合，表里一致，豪放豁达，直率公正。那种只

表现体态魁梧，力大无穷的高大表象，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崇高美形象，只有在具有丰富而充实的善与美内容的基础上而又以臣大有力

的形式表现出来，才可称为崇高。史诗中有些蟒古斯形象体格高大，力量无穷，诡计多端，善于变化。但它们吞牲畜、吃人肉，祸害百

姓，所以是丑的、恶的、终究要被代表人民利益的英雄所铲除。因此，在许多作品中，总是把英雄人物的内在美和外在美有机结合，把

美而有力的形貌和善良的品性集于一身，这就是真善美统一的、名副其实的崇高。 

    道德情操是社会实践的产物，不问社会制度有不同要求和规范，相对于奴隶制来说，封建制度的完备和上层建筑的完善，道德情操

更被人们所重视，那达慕祝赞就体现了这一特点。当比赛结束唱名封赠称号时，受奖者一个个礼仪周全，掸卜叩拜，祝歌颂词也侧重对

他们的美好品德进行一番赞誉，可见十分巫视伦理道德，把人格美视为崇高价值是这个时代不同于往古的时代特点。在这里，强悍和谦

逊、胆气和理智、勇斗和风格得到了完美的结合，君子风范的人格美完全代替了征战时代的野性美，从两类作品描写的对象上看，都是

赞美草原三 艺的英雄，但英雄的气质和形貌特征，却各自镌刻着不同时代的烙印。 

    三、矫健美 

    矫健美一方面指人体格魁梧强健，同时也包括骏马之高大强劲。矫健美与壮阔美的关系有联系，也有区别，以三艺比试中的博克，

射手来说，如果不具备难健的体魄和巨大力量，自然谈不上壮阔美，骏马亦然，这是矫健美和壮阔美的彼此相通，相辅相成。自然景象

可以构成了一幅幅壮阔美的审美感受，但不能称之为矫健美，这又是具体对象所表现出来的不同质的审美特征。关于三艺赛手之矫健

美，由于与壮阔美相联系，上文述及，不予另论，在此集中分析马之矫健美。 

    蒙古民族向称"马背民族"，对马的描绘歌颂，有悠久的历史传统。翻开蒙古英雄史诗，几乎篇篇都有对骏马的赞歌，以及它和主人

（英雄）共命运的战斗传说。当英雄出征鞴马时，首先要对战马的外貌形态唱大段赞词。如"身高像一座山，耳大像一只船，脑袋像丘

陵，后胯赛平原，眼睛像湖泊，嘴大像深渊，鼻子像高峰，牙齿像半座山，尾长有千尺，脊峰像沙原。"登程后的飞驰情景是"刚掖下后

襟，就弛过了十座山岭，刚掖下前襟，就跨过了七座山峰。比出弦的箭还快，比飞旋的雄鹰还猛。除了它的尾巴一切都被它落下，除了

它的影子什么都追不上它。"长篇史诗《江格尔》对战马的描绘也大抵如此，说到马的形态，总是将马的各个器官夸张地一一诉说，讲

到飞驰迅疾时说："像离弦的箭，""像疾飞的鹰"，"像射出的弹丸"。"一年的路程一个月赶完，一月的路程，一天走尽，一天的路程，

缩短到一个时辰。"等等。除了夸张的比喻，这些马还跟主人通报敌情，交流思想，能言；胸侧长有翅膀，情况紧急时，能飞；征战时



 

根据需要，能变。总之，战马上天入他，为主人出谋划策，无所不能，这些描写又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如果撇开神话幻想部分，单就

上述比喻夸张的描绘而论，马的形象可以用"高大"、"强劲"、"光鲜"、"精神"、"神速"，等等词汇加以概括。所以说史诗以古人的审美

眼光，将骏马矫健美的特征，基本描画出了一个大致的轮廓，为后人进一步阐释马之矫健美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不过对这些描写的特点

加以总结的话，其比喻仍然停留在比较朴素的、直观的简单类类比之上，其联想(不是指幻想)能力还未能进一步升华挥发。而那达慕关

于"马的称号"诸多祝赞则在此基础上有了明显的扩展和深化，把马的矫健美引向了一个更为光彩夺目的艺术意境之中。 

    那达慕是全体蒙古人的节日，虽由各级统治者主办，但它不分贫富，不分官民，不分男女老少均可参与，共庆盛典。于是社会上的

文人墨客，王爷府的笔帖式亦脐身其间，而其中确有不少熟悉爱好民间文艺的雅士高手，参与草原三艺的诗歌创作行列，因此，草原三

艺诗歌创作队伍，理应包括这部分有文化修养的文人。每每那达慕会议，特别是有尊贵身份的上层统治者持举办那达慕会议时，其左右

笔帖式必然尽心竭力为把盛会办得红火隆重而运筹操作。所以反映草原三艺的作品，就可能经他们染指加工，或者由他们躬亲执笔，直

接进行创作等情况都会出现。而且作品基本以抄本问世，概不署名，以民间文学形式在民间广泛流传，所以这些创作都成了广泛意义上

的民间文学作品。数百年来，那达慕盛会的群众性，持久性，把草原人民的诗情和才华充分调动了起来，敞开智慧的闸门，任人自由驰

骋，淋漓挥洒，长年相继，草原三艺的民间文学创作，终于硕果丰登。因此，认为那达慕为反映三艺的创作开辟了新途径，使蒙古族民

间文学得到进一步发展的持论，不是妄加推断，而是历史进程所出现的必然结果。对放手、射手、骏马的称颂，就是这一时代的英雄和

骏马的赞歌，它与往古的英难赞、马赞相比，对崇高美的揭示，贴近现实，一扫虚无缥缈的神幻色彩，处处闪耀着富于浪漫主义理想的

思想火花。所以这时期的作品完全以乐观亮丽的审美特色，以崭新的形象风貌呈现在我们面前。  

文章来源：蒙古文化网站

 

凡因学术公益活动转载本网文章，请自觉注明 

“转引自中国民族文学网（http://www.iel.org.cn）”。

专题文化传统的相关文章

· 重视和加强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 继承传统文化，尊重唐卡的神圣性 

· 王文章委员：非遗保护立法迫在眉睫 

· 请爱护我们的语言文字 

· 那些文明的背影 


